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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威在电影《荞麦花开》拍摄现场给彝族演员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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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最美爱心艺术大使”李亚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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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威在双柏县彝寨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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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傈僳族女儿玛嘉加朵在一起，李亚威充满了做母亲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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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家火把照亮她的人生

——记深圳“最美爱心艺术大使”李亚威
今年初，记者沿着李亚威的足迹走进滇中楚雄，亲身经历高原的山风割破脸，崖上的彝寨进出难，苦荞粑粑木板床，老嫂子夜里吱呀吱呀磨面忙。也许，这只是她走过的“冰山一角”，可那种都市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欢乐、苦涩与甘甜，却让我们一次次走进了她的世界……

13年前，她和“彩云之南”的楚雄彝族自治州结缘。13年来，她走过了那里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

作为一个艺术家，她怀揣梦想，致力传播先进文化理念，用文字和镜头参与“抢救、挖掘、保护、弘扬”濒临消失的彝族文化，创作出大量为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艺术作品，从不获取分文报酬。身为深圳市民，她懂得感恩和回报，把一座城市的大爱延伸到“老少边穷”地区，抗震救灾、扶贫帮困、兴办文化站、改善生态环境、培养艺术传承人，即便身患癌症手术后也不曾停下脚步。她和彝族人民结下了深厚感情，所到之处，老乡们亲热地叫她阿俵妹。

今年1月12日，云南省文联和楚雄州委、州政府在昆明举办“李亚威楚雄文化成就座谈会”，特别把“楚雄荣誉州民”的证书颁给了她。她就是国家一级编剧、著名导演、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李亚威。

情系高原 走进滇中楚雄

2000年5月，深圳市文联文艺创作室主任李亚威受市委宣传部的派遣，前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创作以招商银行已故扶贫干部臧金贵为题材的剧本《爱在远山》。

在时任州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怡眼里，这个来自深圳的女导演风风火火，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干起活来很拼命，对艺术认真到苛刻的地步。尽管之前州委联系过北京、香港的两位导演，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她，“臧金贵的形象，已经深深印在了我们脑海里，彝州要加快濒危文化振兴工程，任务艰巨要求高，非她莫属。”

李亚威祖籍辽宁，13岁进入铁岭地区文工团，后考入沈阳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历任乐团小提琴演奏员、《电影晚报》记者、艺术处处长等职。从事行政工作的同时，她勤于笔耕，在电影、电视、纪录片编导方面成果突出。直到1994年春，她再也坐不住了，毅然南下二次创业。

在深圳，她飞快地融入这座充满现代气息的新兴大城市，短短几年，创作出了电视电影系列《深圳故事》、纪录片《大爱无痕》、《大爱无疆·歌者丛飞》、《好医生郭春园》、《百年中英街》等一系列作品，先后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荣誉，一跃成为特区影视界的领军人物。

当时的深圳文化产业异军突起，尤其影视业在全国具有资金富足、制作超前的优势，李亚威集“创、编、导、拍、制”于一身，有很多路可以走，除了纪录片、专题片和艺术片，她可以接广告片、企业宣传片、热播的电视剧，一本万利是举手之劳的事。

“高原人淳朴善良，他们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里，渴望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我在深圳生活无忧，一想到每天像金子那样消失的彝族文化，焦虑和不安就让我失眠……”李亚威这样告诉记者。

在楚雄最初的日子里，她被寄予厚望的同时也感到很大压力，由于历史、经济发展的原因，彝族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严峻现实：一个个民间老艺人相继离世，有志于传承者凤毛麟角，而一场地震或泥石流，随时会将残存的古迹文物毁之殆尽。

每当夜幕降临，看到满城的车灯，李亚威就会想到彝族的“火把节”，听到来自千里彝山的呼唤，“我要用我的眼睛架一座桥，一头是大海边的特区，一头是大山里的彝州，人们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就能看到这个民族多彩多姿的文化遗产和不断进步的文化活力，从而感受人类崇敬自然、回归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美。”

在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的支持下，李亚威踏上了一条艰辛而漫长的人生旅程。

肩负使命 挖掘民族瑰宝

楚雄州电视台总编室主任纳晓龄记得，10多年前，李导来台里挑助手，那时演播厅还没有升降摇臂，扛着摄像机的他被一眼相中。台领导不放人，她直接找到州委宣传部：“我的团队就要他！”

吉鲁格热、张吉顺、王川、苗红山等彝州文化界名人，就这样加入了由来自全国优秀主创人员组成的《火之舞》摄制团队，跟随李亚威翻山越岭，沿着“九县一市”，走遍包括彝、苗、傣、白、哈尼、傈僳等25个少数民族在内的50个乡镇140多个村寨，行程两万多公里，单是越野车就跑坏3台。丛片杀青之日，她体重已掉了10多斤，晒得比村姑还要黑，两脚布满厚茧子。

纳晓龄说彝家鲜有面食，起初李导水土不服，吃了辣菜硬饭胃痛拉肚子，从北方来的主创人员难免打退堂鼓，她就苦口婆心，一个个做工作。后来州领导过问了，下达“给摄制组的同志做软饭”的通知。那天，几袋面粉直接送进了寨子，加工成馒头和面条，让大伙吃个痛快。事后李导很感慨：“入乡随俗，适应民族地区生活，咱得从吃饭走路开始呀。”

说到走路学问也很大，从事彝文化研究的吉鲁格热告诉记者，彝州“九分山水一分坝”，平均海拔1200多米，最高峰超过4000米，而传统彝寨多分布在2000米以上，在山高路险的转场途中，摄制组除了坐车更多要靠两条腿。

李导头回进山穿双新鞋子，磨得皮破血流的，袜子都染红了。老乡烧了热水，给她泡脚，抹上盐巴揉搓，缠裹布条入鞋，再走起来轻松许多。通往峰寨的路又陡又滑，一脚踏空就可能坠入深谷，因此每过险段时，就在她前后左右安排人员护持，听口令一起动作，高一脚低一脚的，经常互相踩了脚哇哇直叫。吉鲁格热说：“两个月下来，李导上下山没问题了，可我一双军用登山鞋生生踩烂掉了，她是在用脚步丈量我们彝家的村落呀。”

不走路坐车的时候也没那么简单，那回夜奔海拔2400米的永仁县方山诸葛营村，司机一踩油门冲上去，好家伙，整个“三菱”车骑在了崖石上，下面是水流湍急的金沙江，车身不停摇晃，随时会失去重心……纳晓龄回忆，惊恐之后李导镇定下来，用眼神示意大家沉住气，屏住呼吸别说话，一个小时后，县里大吊车赶来将险情排除。那会儿，大家才体会到啥叫“同生死共患难”。

为拍摄风景绝佳的高山彝寨，摄制组登上海拔3000多米的昙华山，这时李亚威发着高烧，嘴唇都乌紫了，紧接着要转战哀牢山主峰，得赶紧吃药呀！但她不同意，担心服药后会昏睡，拍不了哀牢山彝寨。大家就劝她放弃，拍什么由助手完成。导演助理刘庆刚至今记得，“吃药前，李导对着我耳朵反复叮嘱，登峰时别忘了叫醒她，说如果万一不行了，就把她家的房子卖了，帮她把这部片子做完，我听着忍不住眼泪就掉下来了。”当时大家并不知道，担任总编导的李亚威承受着拍摄《火之舞》以来最大的压力，初定的20集增加到41集，原本80万元经费捉襟见肘，而不足部分得自己解决，尽管不取一分钱片酬，经费缺口仍相当大。怎么办？她想了很多办法，从深圳拉来30万元赞助，将自己的8万元积蓄贴进去，总算渡过难关。

李怡回忆：“当时，李导心跳加速，越来越虚弱，慢慢昏迷了，虽然她反复交代我别给她吃药，但我还是不忍心，偷偷给她吃了。谁知几个小时后，她苏醒了，一听说哀牢山已过，竟然抽搐着大哭起来。”那一刻，在场人都流泪了，面对视艺术为生命的李导，能做的只有一件事：立即掉转车头，重返哀牢山，去完成她的心愿。

“我们李导对艺术精益求精，容不得丁点瑕疵，一个镜头一个细节，她往往会折腾一整天，不行就推倒重来，宁愿不吃不喝不睡觉。”州委外宣办、州政府新闻办副主任孟孚谈到，李导生活很简朴，我们谁都可以领导她，但到了“艺术”上，她那股认真、倔强的劲，谁也别想轻易动摇她。她有性格，有脾气，急了也会训人，训得人一愣一愣的，可每次当大家欣赏完自己参与其中的作品，欣慰之余，那种不理解也就烟消云散了。

火把熊熊 舞动彝寨风情

每逢彝族的“火把节”，李亚威和乡亲们一起点燃松木，照天求吉，围着篝火欢歌劲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地里的稻谷像火把一样粗壮。

彝州民族地区“一山一语系、一村一土话”，摄制组每翻过一座山，就要换翻译，否则很难去沟通。村寨老乡、基层干部、非遗传承人、文艺工作者……李亚威拜能者为师，沉下心、俯下身、扎下根，从纷繁复杂的生活素材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进而提炼主题，寻找最佳艺术承载方式，努力展示这个民族最本质、最富生命力、最鲜明夺目的文化符号。

武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茂学忘不了，在白路乡小平地村拍《哭嫁》时，李导一天只吃两个土豆，穿身军大衣像个男人，拿着对讲机奔前跑后，指挥两台机同步拍摄，镜头频频切换，由远至近——喜庆的鞭炮、迎亲的花轿、依依惜别的亲人、流着幸福泪的新娘子，一脸荞杆灰黑的新郎官……

武定县白路乡党委书记郎永舟忘不了，拍《彝乡赛事》遇上罕见高原低温，李导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就挣扎着把意图写在纸上，让助手们传看，拍一段写一段。参演的乡亲感动了，从家里拿来红枣、核桃和山梨，一个劲往她手里塞。

南华县五街乡的干部忘不了，李导拍《彝人火葬》，乡亲们一度视之为大不敬，态度改变后，同她一起行过仪式，动手将先人骨灰罐“请起”。吃午饭时，见她掰着烤玉米吃得香，大家肃然起敬：这大名鼎鼎的女导演，比咱还不忌讳呢！

双柏县大麦地乡的孩子忘不了，他们第一次面对镜头，模仿林中小豹子跳跃不停，拍了一遍又一遍，到《小豹子笙》拍完，一个最小的饿哭了，李妈妈赶紧脱下军大衣，裹上他搂在怀里，一边往小嘴里喂吃的。“小豹子”安静了，她却哭了，“我哭是因为自责，为了我的艺术折磨了我的孩子。”

李亚威更忘不了，在双柏县拍《大锣笙》，从清晨拍到深夜，当火把照亮天空，大锣声敲得震天动地时，她激动地冲着喇叭宣布拍摄结束……几乎一瞬间，那些彝族乡亲和跳大锣笙舞的汉子们全拥了上来，有捧熟鸡蛋的，有捧热土豆的，“我用了半个小时才从人堆里挤出来，看他们的表情像在说啥，我听不懂却心口滚烫，后来干部翻译，是说阿俵妹一天没吃东西了，他们不好受呀。”

那一刻，李亚威泪流满面。

梅葛传唱、山歌彝剧、祭火祈福、头饰赛装、原始四笙、婚丧嫁娶、花神竞选……吴新明的羊皮角舞、起万福的玛咕火风、那少承的威楚余韵、李茂荣的唢呐说唱……弹月琴、拨三弦、拉牛角胡琴的，吹巴乌、马布、葫芦丝的，敲铜鼓、克拉蒙、额格子膜的……那些曾经酒歌苍劲、舞步轻盈、乐技娴熟的“彝王”们，如今有的已经作古，有的淡出艺坛，但有幸于《火之舞》的记录，化作了片中一个个美轮美奂的画面，令他们不老的艺术生命永远在故乡大地上流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火之舞》中97％的画面采用当年鲜见的同期声和原声对话，既是纪录片真实地再现原生态，又以客观和人文关怀的视角进入叙事，给人留下丰富想象空间。难怪彝州人会发出惊叹：原来我们的文化如此之美！

2002年7月2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求是》杂志社和楚雄彝族自治州联合举办41集大型人文风情丛片《火之舞——告诉你一个楚雄》研讨座谈会，专家认为“这是李亚威艺术生涯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齐赞“深圳特区和西部民族州联手推进先进文化的成功尝试”。之后，《火之舞》相继获得中国电视新闻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等7项大奖，其热播为楚雄带来空前知名度，很多人通过它了解楚雄，走进楚雄，投资服务楚雄。

之后数年里，李亚威的创作激情犹如“井喷”，继续推出了楚雄州与深圳市携手打造的62期电视栏目《文明的故事》、电视电影《你的钱匣子给了谁》、电影《油菜花开》、纪录片《腊湾舞者》等作品。尤其是纪录片《中国有个暑立里》，将她推上了艺术的高峰。

坚守艺术 10年打磨一剑

如果说，《火之舞》打开了一部中国彝族文明史；那么，《中国有个暑立里》则折射出中国大变革时期一个彝族村落因为小小篮球而发生的深刻变化。

大姚县彝山深处有个村庄叫暑立里，过去因为穷很多男人娶不起媳妇，也叫“光棍村”。村长张云成出了趟差，把篮球引进来了，稻床改球场，土墙挂篮筐，每天收工打比赛，有得玩了就有凝聚力，整个村容村貌全新。再后来经济发展，建起灯光球场，球越打越好，走出大山夺了全国农运会三等奖，跟着两个学生娃考取了体院篮球系。

“一次比赛，篮球滚进了深山沟，全村人打着火把找了一夜，到天亮终于找回来了，人们欢呼雀跃。这个情节抓住了我，就再也放不下了，一定要去拍暑立里，没想一拍就是10年。”李亚威告诉记者，暑立里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小道与外界相通，经常出车祸，泥石流很厉害，而且吃水贵如油，得从几十里外取水挑回村。在实地调查后，她以“特殊身份”给州里打报告，争取财政拨款20万元把水引上了山寨，接着又为村里争取到钱修路，这一来二去的，深圳导演和彝族乡亲之间没距离了。

老村长告诉记者，只要排得出档期，不管天气多糟，李导都会带着摄制组翻山越岭到暑立里，吃顿包谷饭、喝碗米线汤、睡宿木板床，她觉着充实、很乐活。寨里寨外转转，帮老嫂子推推磨，逗逗娃儿，跟打球看球的说说话，她准有新发现，拍起来没完没了。

10年磨一剑，面对10年积累下来的140多盘数字PT带及高清数码卡，如何构思剪辑，怎么打磨升华？在一次又一次自我否定之后，李亚威带着助手周全闭关剪片，一剪又是七八个月。

多熟悉的画面呀，老村长激动得嘴唇嗫嚅：“你看刚开拍那阵子，外村的姑娘在山头上看打球，看着看着也乐意嫁过来了。你看外村的人赶着羊群，来暑立里打球，到后来，一人一辆摩托车开着来比赛。你再看，那会我还常上场打球，慢慢就打不动了，只能蹲在场外当教练了，到最后李导她和我头发全白了……”

李亚威噙着热泪：“当年他老伴夜里为我们磨豆腐，吱呀吱呀的声音催人入睡，后来她走了，只能拍到坟上的青草。那天，老村长带我到坟前，说老伴呀，李导来看你呀，你要保佑她健健康康呀！”

藏在深山人未识的暑立里，撩开神秘的面纱，真实而艺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有个暑立里》一连荣获国内外10项大奖：第2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2010年中国电视纪录片“长片十佳作品奖”、第11届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纪录片“亚洲制作奖”，俄罗斯《生态环保杂志》“最佳导演奖”、意大利米兰第29届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荣誉奖、日本北海道札幌第11届中日韩三国论坛展播奖、中国（青海）“玉昆仑”国际纪录片评委会特别奖、最佳导演奖等。

祖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蕴藏着取之不尽、挖之不竭的宝藏，如果有56个导演或者更多的艺术家，像李亚威那样深入其中去感悟、去发掘、去记录、去弘扬，那么，无数人的梦想汇聚到一起就是中国梦。那么，中华民族文化必将散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也会让世界更全面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怀揣梦想 托起未来之星

发挥深圳的人才辐射优势，帮助彝州建立一支越走越长的传承者队伍，对李亚威来说，这是一个必须承担的责任，一项无法推卸的使命。

2009年，李亚威到武定县为电影《荞麦花开》选演员，在“罗婺国际民歌节”颁奖晚会上，见到了荣获“罗婺歌后”的16岁傈僳族女孩，“那时她还在州宾馆打工，我想这么好音质的孩子，如果没有老师指引就可惜了，于是决定把她带到深圳，全方位培养，所有生活学习费用由我一人来承担。”

没当过母亲的李亚威，自从有了这个孩子，一下子增添了很多很多的事。在生活上，要照顾她的饮食起居，从拼音字母开始教她学汉语，带她去云南、四川、贵州的彝族地区采风，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观摩经典剧作。在音乐方面，不仅强化她的视唱练耳，丰厚她天然性的唱法和本民族曲库，还专门为她在深圳拉起一个创作班子，量身打造歌词、曲艺、配器作品，在保持原生态风格的同时融入时尚元素和演唱技法。

一块天然璞玉，经过年复一年的雕琢打磨，焕发出了温润剔透的光泽。在女孩成长为州民族艺术剧院彝剧团主唱演员时，两个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感情更深了，一天，孩子终于忍不住扑进她怀里，叫了声妈妈，“那一刻，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说妈妈没有生你，但可以给你取个名字：玛嘉加朵。”

“我在大山里长大，从小性子倔，有时候听不进道理，妈妈也会打我，可是我哭过了却很高兴，因为深圳的妈妈像我亲妈妈一样爱我疼我。”玛嘉加朵说。

为培养这个女儿，李亚威自任出品人、音乐总监，拿出多年的积蓄，耗费两年时间，为她精心打造了由中国唱片公司出版发行的个人专辑《山间回声》，荟萃了玛嘉加朵用彝语、傈僳语演唱的14首原创歌曲，“仿佛从心灵深处涌出来的泉水，天籁般在山间回荡。”

李亚威说：“我是学音乐的，我从女儿的歌声中感受到了彝族文化跳动的心律，我把她培养起来，她就可以把云南彝族好听的歌曲带到国内外，她就能成为这个民族音乐的传承人。”

如今的玛嘉加朵，在汉族妈妈的教育培养下快乐成长，在歌唱界崭露头角。继李亚威编导、玛嘉加朵主演的音乐电视《火塘·阿朵玛西》获云南省广播电视一等奖之后，央视“民歌中国”栏目为玛嘉加朵录制专场节目，台湾东森电视台专题介绍玛嘉加朵的歌唱艺术。在2012“鹏城歌飞扬·星光十年音乐盛典”上，玛嘉加朵以一曲《金银鸟》夺得年度十大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年前，记者前往武定县环州乡火药普村玛嘉加朵的家，到那里除了坐几个小时车，还要走大半天的山路，是个老天爷不下雨就颗粒无收的山凹子。然而，贫寒彝家的精神生活却不错，你瞧，堂屋里摆放大屏幕液晶电视和音响，一家人围着火塘说笑，她父亲郎永科、母亲李忠翠告诉记者，这都是娃的深圳妈妈送的，她常寄钱给他们添置衣物，前几天又过来了，筹划开春后翻新房子，“娃儿好福气，我们全家人都跟着福气呀！”

走进梦想剧场的，何止一个玛嘉加朵！

在楚雄，只要发现有艺术天分和潜质的年轻人，无论歌手、舞者、演员还是编导、活动策划人，李亚威都会助其成长成才，人生出彩。

作曲家黎中信记得，欧牧优诺的《酒歌》高亢明亮，李导听了却很心疼，说姑娘喝就喝唱就唱，别坏了一口好嗓子，临走去商店给她买了一台“索尼”电视，叮嘱她多看节目开眼界，掌握科学发声；

彝剧演员杨智苹歌、舞、表演、文才均不错，是块有潜力的导演苗子，李导不断辅导，还安排她到深圳接受专业训练，所有交通食宿费用全包；

电台记者罗南擅长大型活动策划，她深感人才难得，第二次见面就送了一台小高清DV机，希望他学会拍摄，多关注晚会和赛事。

还有，唱彝剧的高燕演活了电影电视剧的角色，电影小场记杨永愉能单独编片子了，起先连构图都犯难的苗红山而今却摄像、录音、制作样样行，摄影师王川、纳晓龄成了州电视台的业务骨干……

高原上升起了一颗颗耀眼的新星，彝族年轻人立足家乡，传递薪火，对本民族的文化更加自觉和自信。

生死关头 牵动城乡百姓

正当李亚威铆足了劲，一部接一部推出作品之时，她的身体却不堪重负垮下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令她几乎走到绝望边缘。

2007年5月，李亚威在拍摄现场突然昏倒，急送楚雄州医院，经确诊为过度劳累引发宫颈癌，必须马上手术治疗。她决定留在楚雄做手术，听到这消息，在千里之外的深圳，从领导到同事朋友都十分惊诧：你是深圳市的政协委员、文明市民、道德模范、最具爱心人物，你是市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你可以任选全国一家医院做手术呀！

“楚雄州医院的综合医疗水平并不差，妇科主任杨冠英曾做过700多例宫颈癌手术，无一例发生意外。楚雄人民热爱我，我相信没什么事，即便手术出现不测，我也愿将生命归属在这片土地上。”李亚威还考虑到，如果回深圳做手术，很多楚雄人一定不远千里前去看望，那将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楚雄州领导多次过问，州医院成立专家小组，各科室选派业务骨干，同时升级专家病房，并培训了会说普通话的护士。“毕竟是大手术，稍有闪失，就会伤及大血管，加上当时李导体质很差，手术风险肯定存在。”主刀医生杨冠英告诉记者，打开腹腔就发现，结肠上另有包块，危险系数一下增大了……

在长达9个小时的手术台上，全身麻醉的李亚威经受着生死考验。走廊里，站满了默默为她祈福的人。

最终活检切片良性，病魔退缩了，手术成功。

术后，深圳市文联的领导、同事和朋友，楚雄城乡的干部群众，纷纷前往医院看望和慰问，病房里摆满了鲜花、果篮、祝福卡。

采访中，武定县老木坝村的老村长张耀昌几度哽咽：“一听说李导动手术，我老伴就哭了，挑了一对大肥壮鸡，加上每家每户合起来的780块钱，让我连夜赶去楚雄。在病房，她说啥也不肯收下，说乡亲们不容易，我都要哭了，我说阿俵妹，你不收我就回不去了呀。”

一周后拆线，恢复中的李亚威需要静养，可她闲不住，琢磨着如何为民族医学事业做点贡献。恰逢一个学术会议在楚雄州医院召开，全国不少专家莅临，好机会呀！于是，她找到院长商量，当晚趴在病床上赶出剧本大纲，第二天助手就拍上了。会议开幕那天，首先播放彝州医学史上首部纪录片《女人如花》，当李亚威作为特邀嘉宾，在护士搀扶下走进会场时，一双双眼睛湿润了。

李亚威出院之日，医护人员前来送行却不见了她，原来她去食堂结营养餐费了，院长急得跳脚，说这点心意你怎么……她笑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次住院，让我又添了生活基础，可拍一部新片了。”两月之后，一部反映彝州医学创新的专题片，就出现在州电视台纪实栏目中。

爱在远方 续写深圳传奇

深圳30余年栉风沐雨，从一个边陲小镇跃身成为现代化大城市，离不开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帮助，如何感恩改革开放，怎样回报全国人民，将一座城市的大爱延伸到偏远贫困山寨？深圳人在思索，在行动，李亚威就是其中一员。

作为一个著名编导，她拍过“平民歌手”丛飞，拍过“苍生大医”郭春园，拍过曾柳英和“爱心一族”，拍过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拍过平湖巾帼志愿互助会的女人们，她说，“每拍一部片，我都被片中人的精神所触动，所震撼，所感召，于是自然而然成为一名文化义工。”在丛飞和邢丹去世后，李亚威一直照顾着他们的女儿，教她小提琴，在母亲心中，小飞飞和玛嘉加朵一样有光明前程。

13年来，她为彝州创作拍摄了大量宣传文化精品，不仅从未获取分文报酬，相反克扣自己，一再节衣缩食，将自己在深圳、广州拍摄广告所得，不断地贴补当地支出的不足。为了往来方便，不给地方增加负担，让进城老乡好落脚，在楚雄的学生和有创作思路的同行有个聚集地，多年前她在楚雄买了房子，并把老父母接过去，既照顾玛嘉加朵，又安享晚年，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

李亚威是一名党外人士，每当国家民族有难之时，她和执政党同呼吸共命运，自觉付出力所能及的行动。

2003年10月16日，大姚县发生6.1级地震，房屋成片倒塌，人员伤亡。正在深圳开会的李亚威一听说，马上委托人将1000元送到救灾指挥部，成为全州捐款第一人。那段日子，她奔走于市政协、民进、文联等机关单位，发动各界人士捐款捐物，连夜打包装车运往大姚，第二天飞往昆明，赶到震区一件件分发到灾民手中。

2006年5月，李亚威在老木坝村拍电影《油菜花开》，看到村里找本像样的书都难，恰好收到从深圳汇来的21000元稿费，马上捐出来建文化室。老木坝村史上首个文化室开张之日，十里八乡轰动了，乡亲们奔走相告，怀抱壮鸡来祝贺，比过年还热闹。消息传开，深圳市文联组织艺术家前往采风，捐上电视、DVD及各类书籍，而云南、昆明的文化工作者也加入爱心行列。

2008年9月，在双柏县彝寨拍摄现场，李亚威发现有个小女孩没穿内裤，一打听是“留守儿童”，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心被刺痛了。夜里，她脱下背心，缝制了一条短裤，离开时又留下现金，请妇联干部买些短裤送给女孩们。返回州里，又找有关部门反映和建议，很快，一个“关爱女孩”行动在偏远彝乡展开。

2012年1月，李亚威带着电影《荞麦花开》摄制组，来到武定县白路乡选景，看到村寨风景优美，但卫生状况极差，便和深圳爱心企业家联手出资，以“首届乡村环境卫生评比大赛”为平台，推动“美丽乡村”建设。起初乡亲不理解，说农活家务忙不过来，哪有空像城里人搞卫生，她就跟着乡镇干部走村串户做工作，当500至6000元不等的奖励方案一公布，村民积极性高涨，男女老少齐参与，从河流清淤、森林除污、村寨保洁到个人卫生，短短半年，环境卫生大变。

没有比这更接“地气”的生活素材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了！在深圳市委宣传部推动下，李亚威开始追拍一部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纪录片《彝乡赛事》，将镜头聚焦大山深处的新鲜事。

蛇年春节，记者走进牟定县腊湾村已故“玛咕舞王”起万福的家中，李亚威给这家人带来了一个千元红包，舞王82岁的老伴还记得，李导当年为拍《腊湾舞者》，前后8次到过她的家，“每回来都围着火塘，吃我做的苦菜粑粑蘸蜂蜜，前年老头子过世老是喊，李导李导几时来呀，等你拍我跳舞呀。村长就哄他李导来过了，进寨子拍玛咕舞了，他才放下心走了……”

记录他人也被他人所铭记。

如今，板凳山小学的孩子利用假期上山采蘑菇，等晒干了，寄到深圳“李妈妈”的家中；每年石榴、核桃结果的时候，暑立里的老村长就驾着毛驴车，成麻袋地捎到州委宣传部，再转给深圳的阿俵妹。

她的故事感动了同行，为了一份感动，著名歌唱家宋祖英为《火之舞》义务演唱主题歌，深圳作家邓一光、摄影师徐红亮创作拍摄《荞麦花开》不取分文，书法家方斌、作曲家黎中信、演员野芒、剪辑师王茹等，不计报酬地成为彝州文化传播者。

一粒种子，只有扎根沃土承接地气，才能开花结果；而一个文艺工作者，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彝族人说她采到火后，化作千万火把中的一束，照亮天地也照亮自己。她唱着彝族的歌谣，与村寨老乡相亲相守，或许这就是她长年如一日，默默坚守、无怨无悔，其精神支柱与幸福感之所在。

今天，李亚威梦想依然，仍匆匆奔走在大山与大海之间，楚雄的山，深圳的海，义重如山，情深似海，山海牵手心连心。

